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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学深化社会史研究方法

　　自从民俗学者对“民”的认识从“乡村之民”扩展为任何人群、对“俗”的界定从

“古俗”“文化遗留物”扩展到“生活文化”“生活世界”以来，民俗学研究就突破了自

身的阈限，与更多学科产生了广泛联系，并在一些学科中从研究对象上升到方法论的地

位。将民俗视为阐释社会历史进程的独到视角，已经成为社会史研究的基本路径之一，并

为社会史倡导的“目光向下”提供了切实的聚焦视点。

　　成为社会认同纽带

　　按照民俗学对民俗的定义，民俗是某个特定人群普遍承认的生活知识和生活模式。因

此，民俗可以发挥交流和整合的功能，成为社会认同的纽带。

　　从传统时期开始，诸多民间信仰就打上了鲜明的行业或者地域标签，这恰恰是民间信

仰发挥认同功能的结果。例如，赵世瑜认为，兴建鲁班殿是建筑行业摆脱匠户制束缚之后

强化行业认同的举动，马神殿反映了骡马业的群体认同意识。诸多研究也表明，会馆往往

与地域性信仰场所合而为一，如福建会馆大多也是天后宫，山西会馆常常坐落于关帝庙

等。近代以降，民俗生活在新的社会关系的发展过程中同样起到了重要作用。贺萧发现，

天津工人通过参加民俗活动，既可以强化与农村家乡的联系，也有可能在城市生活中发展

出新的关系网络。

　　上述学者从民俗的社会认同功能阐释了社会关系网络的形成路径，为社会组织或共同

体研究开启了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之外的新思路。如果说赵世瑜的研究改变了以往仅把民

俗活动作为某个社会组织的精神文化活动而“稍稍提及”的书写方式，那么贺萧的研究更

凸显了民俗学观察与社会史研究互动的学术效应。她修正了以往将民俗视为落伍事物的偏

见，使人们认识到民俗对现代社会关系起到的孵化作用。

　　作为社会结构镜像

　　很多民俗活动实际上包含了对个体应尽的社会义务和职责的规定，这既是对个体社会

角色的定义，也是对其在社会关系网络中所处位置的不断确认并固化。因此，民俗作为各

种社会关系展开的场域，也就成为观察社会关系、社会结构以及社会变迁的有效切入点。

　　韩森和滨岛敦俊都从民俗视角出发建构对江南社会的认知。韩森通过解读神灵回应商

人请求、民间信仰跟随商人“越境”传播等新的民俗现象，印证了宋代以商业革命为驱动

和表现的社会转折。滨岛敦俊认为，官府镇压抗租暴动时看似匪夷所思的惩罚举措（除了

参与者遭到逮捕之外，各村小庙中的神像也被押送到城隍庙），说明官员充分认识到民间

信仰在暴动中独特而又举足轻重的社会组织作用，因此对暴民的惩罚从凡世延伸到现实社

会的镜像世界——民间信仰。乡村土地庙向镇城隍庙“朝集”和“表敬”的风俗被视为农

民的生活圈超越自然村落或者“社”，以及市镇兴起在“宗教方面的反映”。这些研究深

化了人们对民俗社会象征意义的认识。

　　社会结构的确立与变动既取决于社会组织之间的平行互动，也深受国家与社会之间的

垂直影响，后者一度是社会史关注的热点话题。区别于传统史学自上而下的观察视角，民

俗作为以民间为主体的行为活动，成为社会史研究者自下而上打量国家—社会关系的最佳

切入点之一。华琛提出的“神的标准化”反映了国家对民间社会的“弹性”控制，韩森、

赵世瑜等学者认为地方社会试图通过推动民间神进入国家祀典或邀请官方力量参与民俗活

动来维护利益和提高地位。备受学者关注的正祀/淫祀现象，更集中反映了国家与社会之

间充满张力的复杂微妙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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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田粉红）

　　还有学者将民俗活动喻为“社会戏剧”。这同样是强调民俗对生活的镜像作用，而且

这种镜像作用近似于在表演中以戏剧冲突的形式对生活中的矛盾加以集中展现。因此，相

较于其他历史现象，民俗更能凸显社会结构内部不易察觉却又关键的因素。

　　社会重组的资源

　　民俗学在历史人类学方法论中更有着极为重要的学术地位。郑振满指出，从民俗研究

历史就是历史人类学。科大卫特别重视礼仪研究对认识华南社会的学术价值，把礼仪视为

“中国历史上人与人关系的根据”。科大卫把历史人类学三大基本概念之一的“礼仪标

识”定义为“地方社会的成员认为是重要的、实际可见的礼仪传统指示物”。可以看出，

科大卫所谓的礼仪，与传统认为的“礼”即官方正统礼仪，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反而和与

“礼”相对的“俗”多有重合之处。科大卫认为，从他眼中的“礼仪”（约等于民俗）去

观察中国历史与社会，才是从民众的角度研究历史的最佳切入点，才是哈贝马斯市民社会

理论在中国历史研究中“在地化”的最佳途径。历史人类学者在民俗研究中关注最多的两

大基本问题，即维系社会运转的两大重要资源——人（人力）和钱（资本）。民俗活动的

主体是哪些人，是怎么组织起来的，揭示了当地的社会组织结构；钱从哪里来，反映了当

地的经济结构；钱花到哪里去，折射出当地社会文化的发展方向。

　　这种认识与滨岛敦俊的民俗学立场有异曲同工之妙，但二者对民俗的理解仍存在本质

不同。滨岛敦俊对江南民俗的看法似有过度结构化之嫌，吴滔对苏州吴江双杨会的研究表

明村民对信仰中心的选择并非完全以行政等级为依据。民俗既是一种社会活动，也是一种

精神活动，民众对神明的选择有着极为多元化的逻辑，有唯灵是信的“实用理性”，也有

争夺话语权的现实需要等。因此，把民俗现象放在具体情境中进行解读显然很有必要。历

史人类学将“结构”进行了“过程化”，把地方社会关系视为一个在不同情境下不断重组

的产物，并更加注重吴滔所说的“民间信仰本身在地方社会历史过程中所起的主动作

用”。在各种重组过程中，“礼仪标识”被转化为可资利用的重要资源，展现了民俗活动

具有将生活文化转化为政治文化超越自身阈限乃至超越社会分层的强大能量。

　　深度阐释人类社会

　　近年来，常建华提倡推动社会生活史研究向日常生活史研究深入，并指出应建立日常

生活与历史变动的联系、挖掘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因素的联系。二者都与民俗有着极为

密切的关系。民俗既是历史积淀的生活方式，更是植根于日常生活中的社会准则。赵世瑜

通过对明清庙会的研究已经指出了蕴藏在节日狂欢中的“日常”机制、“世俗”秩序。民

俗是涵盖了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的文化现象，民俗研究也因此有充分条件成为贯通日常

生活与历史变动研究的重要桥梁，成为挖掘日常生活中非日常生活因素的重要切入点，从

而有可能对人类社会生活做出最大限度的完整阐释。

　　作为夏之放所说的人类社会的“潜在基础和背景世界”，民俗中与日常生活关系密切

的部分具有相当的稳定性，这就确保了在民俗研究中所追寻到的历史变迁动力更具可靠

性。如在近代以鞠躬礼取代跪拜礼能获得较高的社会认同，并不完全是源于文化精英指出

的后者“封建”“专制”带来的屈辱感，更多的是因前者既能满足减轻身体负担，又仍能

通过适度的身体惩戒表达“自卑而尊人”的礼仪要义。民众从身体感觉、经验和诉求的角

度出发，对国家礼仪体系进行各种形式的选择、改造与重构，这才是社会礼俗变迁的根本

动力。这一点仅从法律（上层建筑）、论著（人类精神生产领域）等非日常生活层面是难

以真正窥见的。

　　对民俗的认识从生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到认识社会结构的有效“镜像”，到社会关

系的基本依据，再到涵盖人类生活日常与非日常的叙事方式，反映了民俗学在社会史研究

中方法论地位的不断提升与强化。高丙中所忧虑的民俗学学科位置的动摇，即人类学与历

史学对民俗学阵地的挺进，恰恰验证了他对民俗学作为“现代国家的基础性学科和支柱性

学科”的学科定位。民俗研究贯穿于更多的人文学科之中，甚至起到贯通作用，历史学与

人类学由民俗这个“媒人”促成的联姻就是其重要成果之一。

　　（作者单位：苏州科技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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